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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朋友相邀去尧山采蘑菇，说是要体验
一下自食其力的乐趣。我没有采过野蘑菇，便
欣然答应了。不过，还是有些顾虑，因为曾经采
访过一家人食用野蘑菇中毒的新闻。我说：“咱
们又不懂，万一采到毒蘑菇怎么办？”朋友笑了
一下说：“咱们不会先向老乡请教一下，他们采
什么咱们也采什么不就行了？”

这个多雨的季节，正是野蘑菇生长旺盛的
时候。润泽肥沃的土壤，闷热潮湿的空气，一夜
之间就会生长出成片成片的野蘑菇。野蘑菇我
们这里又叫栎蛾，有止咳化痰、镇痛镇静、通便
排毒、提高人体免疫力之功能。许多城里人到
山里玩，总是不忘买一些野蘑菇回家。

很快我们就驱车进了山，在尧山通往六羊
山的路上，朋友说这里山势不太陡，就在这里找
吧。大家立刻下车，找当地老乡请教。老乡让
我们采摘表面红色但不是很鲜艳的那种蘑菇，
说那叫“关公脸”，无毒，其他的不容易分辨，最
好别采。听完之后，我们各自拿着篮子、袋子开
始寻找心中的野蘑菇。上了山之后，野蘑菇真

的很多。起初我们按照老乡说的只采表面红色
的那种，可采着采着，大家似乎是被“胜利”冲昏
了头脑，抑或是相互之间有了竞争的缘故，兴致
越来越高，竟忘记了老乡的交代。大家只要看
到蘑菇就采摘，很快收获满满，像打了胜仗归来
的将军一样高兴。

有了如此这般收获，大家也忘了采摘的疲
乏，将采下的蘑菇往路边一放，带着孩子下河玩
耍去了。当我们正在清澈的河水里嬉戏的时
候，突然听到河边一位老人冲着我们喊：“这是
谁采的栎蛾呀？”老人连着喊了几遍。我赶紧挥
挥手回应了一下。老人很生气地说：“你们都赶
快上来。”朋友们觉得老头儿古怪，不愿搭理
他。我不知老人的话是何意，便跑上前去问缘
由。老人严肃地说：“你们采的栎蛾里面有带毒
的，而且是剧毒。”

我怀疑老人有些居心叵测。只见老人蹲下
身，拣出几个又白又肥的野蘑菇，问：“你知道这
叫什么吗？”我说：“这不是‘鸡腿菇’吗？”他笑了
笑说：“这种叫‘白毒伞’，这种叫‘狗尿苔’，看着

好看，毒性很大。”听了这话，我赶紧招呼朋友们
都上来。待大家上来之后，老人说：“你们若不
信，我可以让我的羊试给你们看。”说着，他起身
牵过来一只羊。老人拿了那种叫“关公脸”的蘑
菇放到羊嘴边，羊嗅了一下，张开嘴一会儿便吃
完了。老人又拿了那种叫“白毒伞”的蘑菇，羊
嗅了嗅，把头扭到一边。接着他又拿了叫“狗尿
苔”的蘑菇放到羊嘴边，羊又嗅了嗅，把头又扭
到一边，怎么也不肯吃。

我们一下子都明白了，不禁吓出一身冷
汗。老人说：“许多人不懂这些，认为到山里采
栎蛾是一种体验，跟玩儿一样，其实每年都有吃
栎蛾中毒死的，我们山里人也未必都能区分出
来。另外，你们还没碰到蛇、马蜂之类的，在山
里行走，不像你们城里人想的那样容易。”我们
都对老人投以感激的目光。老人接着说：“我们
山里人常年行走深山，哪里地势险恶，哪里地势
平缓，心里都有数。就像你们刚才在河里玩，说
不定前面哪个地方突下暴雨，山洪说来就来，有
时你们跑都跑不掉。记住，到山里玩儿一定要

注意安全，别瞎跑，别冒险。”
说完，老人把我们采摘的蘑菇都检查了一

遍，我们还真摘了不少有毒的。老人从自己的
车上取下一把铁锹，说：“你们把这些毒蘑菇收
拾收拾，我挖个坑把它们埋了，免得丢在路边被
不识货的人捡去。”

大家很快就处理完了这些毒蘑菇。老人和
我们道了别，骑上三轮车继续放羊，我们怀着感
激的心情，目送老人慢慢离开。

回来的路上，我看到路边有老乡卖野蘑菇，
便下车询问价格。老乡告诉我一篮子40块钱，
要的多可以再便宜一些。我看她有三个篮子，
就说全要了。老乡说如果全买一篮子 30 块。
我给了她一百块，告诉她不用找了，我知道采蘑
菇也很不容易。老乡黝黑的脸上一直带着憨厚
的笑容。

回到车上，我跟朋友说，以后像这种带有危
险性的体验就别再提了，这么多蘑菇才不到一
百块钱，今天若不是遇到放羊的这位贵人，接下
来的事我们想想都后怕呀!

深山采菇偶遇
□尹红岩

我爱下雨天。
那微微的清爽，那丝丝的甜味，透人心

肺，沁人肌肤。暑日里，好雨知人，顾盼即
至。长吸短呼，一扫那昏昏然的绻缱懒意！
热浪渐消之时，惬意得很呀！若是寒天，凉
意袭身，哆嗦一过，精神抖擞，神清气爽，舒
服极了！欲出家门之际，冻雨似乎还提醒你
点什么……

雨声响着，听雨如听歌。
雨歌中高低音各有不同，斜风细雨时，雨

如碎玉，淅淅沥沥，含着诗韵，有吹拂野草和
植物的丝弦声。之后，雨大了，有击打青瓦和
棚底的铜锣声，有拍打门窗玻璃的鼓声。风
声里，隐约听到有嘹亮的小号在吹，声音清
越、疾厉，时近时远，接着单双簧管也来了，还
有萨克斯及各种琴声的配合，热闹起来了
……定音鼓也在发挥作用，形成了一支交响
乐！声音浑厚而又雄壮，此起彼伏。恍惚间，
有一汉子粗声大气地唱：“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他手持铁板，铿锵有力，
无数简板跟随，叮叮当当，哗哗啦啦，杂乱而
又合辙。接着似乎还唱到“乱石穿空，惊涛拍
岸，卷起千堆雪……”一时，天昏地暗，风雨暝
明，混沌不清……

原野中，灌木在跳舞，乔木在狂呼，溪流在
蹿跳，河水在雀跃，万物在呼喊，声音一齐抛向

天空，喊的什么？断断续续，无法听清……
我不知道这场演出谁人导演，场景恢弘，

翻江倒海，遮天罩地；演唱者乱音穿空，扯云
搅雾，可谓酣畅淋漓，地动山摇！咦，宇宙之
大，完全被这风雨交响乐垄断；六合晦明，全
部被大自然之歌所统治。

雨天的歌也是人间艺术，艺术是联想。
雨中的歌，想什么有什么，丰富多彩。有时，
粗狂无忌，坦荡无羁，有时也缠绵悱恻，清丽
婉约。毛毛细雨下起来，就似扯不完的家常
话，好比絮聒不尽的情话……这种雨南方称
梅子雨，梅雨细细密密，没日没夜地飘着，如
那古老的纺车唧唧咛咛地哼着没完没了的
小曲儿。你要细细听来，方听出雨的心声，
好像有老妪在如泣如诉地低吟着古曲：“唧
唧复唧唧……”又好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少
女，心花怒放，害羞而又得意地哼着什么。
听不清楚，韵律也朦胧：“小小翅膀，向我飞
翔，故事迷茫，我心收藏……”又似一古代怨
女在浅吟低唱，声音戚戚哀哀地，无比凄凉：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
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风雨飘摇之时，奈何又想到了离别？梅
雨天气的歌，好烦心！

然而，雨帘无边无际，雨幕严天密地，似
乎扯长了那漫漫长夜，没个尽头……

风雨中，大丽花面容憔悴，风鬟雾鬓，轻
扭着身子，一脸愁容；向日葵却不然，她脸
庞灿烂，颔首微笑着，在哼唱什么“太阳暖，
太阳亮，你我就是小太阳……”似乎不在乎
来自楚云巫雨的阴霾，也不期待风和日丽的
明日……

雨中听歌，远不止这些。顺着河湾，我
们遇到了一群群驰风骋雨的人，听到他们唱
自编的《狂飙曲》。这雨中的歌，震耳欲聋，
无疑是天地的大合唱：机器轰鸣声、打桩声、
号子声……连成一片，压过风声、雨声，铺天
盖地，横扫天地！他们在防汛：倒沙袋、打桩、
修堤岸……抑或是为了施工赶工期：搭桥、修
铁路……我看到一个戴安全帽的人在指挥，
那手势，比画着，和着雷电，似乎撩云拨雨，一
切都无坚不摧！

嗨哟！嗨哟嗨，
嗨哟！哟嗨哟。
天堑架桥梁，
打下定心桩。
百年有大计，
霾气一扫光！
他们唱的是豪歌，真实的歌。他们在战

斗！在抗争！向雨天宣战！向老天示威！这
歌声，唱彻断云残雨，将迎接虹销雨霁……

啊，雨中的歌，最壮阔的歌！

听 雨
□老愚

我是一名老兵，在太行山深处一个称作坦克
基地的营区里服役了二十年。多年的军旅激情岁
月，留下了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不久前，在朋友聚会上，我竟然偶遇了当年的
乔班长，再次打开了尘封多年的记忆……

40年前，我应征入伍。
入伍第二年，我调至基地机关当报道员，那时

的我还是个刚从乡下出来不久的毛孩子，入伍前
很少出远门，到部队后想家是经常的事，有时看几
次家信，都会难过得掉泪。

一次，我到侯家庄驻防的部队采访。当时，部
队营区建在半山腰。听说十一连有位姓乔的班长
是我一个县的老乡，晚上我便直接去宿舍拜访。

乡音相亲，一见如故，那种亲近的感觉，如同
见到了家里人。

乔班长安顿战士们熄灯睡下后，点上了油
灯。他找来两瓶罐头，还有两瓶山楂酒，倒入两个
军用草绿缸子中，码放在他睡觉的铺板上。我俩
面对面坐在炕头的小马扎上，像久别的好友似的
小声说着话，小口抿着酒，间或用小勺舀一口罐头
放在嘴里咀嚼着。

在太行深处那个寒冷的冬夜，在营区外寻常
可见野猪野兔野鸡之类的苍莽军旅驿所，两个

身处异乡的兵娃娃，在
那盏暖暖的油灯下，以
这种方式排解着思乡的
寂寥。

乔班长是老兵，年
龄长我一两岁，像个大
哥哥似的说了不少在部
队里的体验。

我俩一直说到罐头
吃光、酒喝干，直到指导
员来查铺，他才恋恋不
舍地送我出连队。那
天夜里，返回的山路上
很 冷 很 冷 ，可 能 是 酒
的作用或其他缘由，我
的心里却涌动着阵阵暖
流……

后来我考上了位于
北戴河的装甲兵教导大

队，出去学习一年多。再次回到基地时，乔班长已
退伍离开了部队，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上。但
这段往事一直深深印在我心底，以至于很多年以
后我常会想起那个冬夜里的温情小聚，还有那盏
暖暖的油灯、甜甜的罐头和山楂酒！偶尔我也会
向战友、向家人说起这段往事，说起乔班长。

如今，三十八年后重相见，我们童颜添白发。
可对这位战友，我还能依稀寻找出他当年的模样。

我紧紧握着乔班长的手，向他报上我的名字
时，他已记不起。我动情地帮乔班长回忆多年前
的冬夜，侯家庄连队宿舍里点亮的油灯，还有水果
罐头、山楂酒时，我们这对年近花甲的老战友，几
乎同时张开双臂抱在了一起，执起壶，斟满酒，一
杯接一杯地干。此时，只有这浓烈的老酒，才能把
那积蓄了三十八年的浓浓战友情谊迸发得更加畅
快淋漓……

那一刻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军营岁月，又像油
灯下的那两个兵娃娃似的年轻了；那一刻我们的
心融进了浓浓的酒香里，陶醉在暖暖的友情中；
那一刻我整个人、整个心，乃至整个灵魂都真切
地醉了！

一辈子的战友情，一生难忘。

□
毛
天
德

再
忆
战
友
情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寺庙里的两块石头在
小声交谈。铺在地上当台阶的一块石头向被雕
成佛像的另一块石头抱怨说：“咱俩从一座山
来，瞧你现在多风光，每天有那么多人跪在你脚
下磕头祈祷。我却被踩来踩去，又脏又累，倒霉
透了，石头和石头怎么那么大差距呢？”被雕成
佛像的石头略一沉思，慢悠悠地说：“老兄，别忘
了，进这座庙时，你只挨了四刀，我可是挨过千
刀万剐呀！”

同是“老乡”的两根竹子，一根做成笛子，一
根做成晾衣竿。晾衣竿不服气，问笛子：“咱们
同是一片山上的竹子，凭啥我天天日晒雨淋，一
文不值，而你却价值千金，备受宠爱呢？”笛子
说：“因为你最多挨了两刀，而我却经历了锯、
砍、凿、磨，烟熏火烤，精雕细琢，那罪受大了。”

檀香木一边在锦盒里舒舒服服地躺着，一
边和旁边一块废木料聊天。废木料抱怨说：“我
打进这个家门，就从没被主人正眼看过，一直堆
在院子里，现在又要被当成柴火烧掉，哪像你，
整日被主人当个宝贝宠着，收拾得干干净净，伺
候得妥妥帖帖。都是木头，命运咋就像两重
天？”檀香木说：“你两三年就长成了，功德圆满，
不用受苦了。我要长上百年才能成材，栉风沐
雨，风刀霜剑，这样熬上一百年，日子也不好过
啊！”

纵观古今中外，遍阅典籍史册，那些有大成
就、大功德、大名声、大造化的成功人士，哪一个
不是吃尽千辛万苦、受尽百般磨难，最后才能修
成正果，成名成家？未经磨难而侥幸成功者也
不能说绝对没有，犹如凤毛麟角。套用王国维
先生的话来说，也正是有了“衣带渐宽终不悔”
的百折不挠，有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矢志不
渝，才会有最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出望外。

人们无不羡慕那些战场名将的风采，羡慕
他们五颜六色的勋章，但扒开衣服看看，哪个不
是伤痕累累，九死一生？“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
归”，就是其生动写照。也有许多人崇尚马云、
马化腾、李嘉诚那些商界巨子、金融大鳄，翻翻
他们的奋斗史，哪个不是几起几落，盐水泡三
次，碱水再泡三次。而这，还都是少数最后获得
成功者，至于那些虽也经历了“千刀万剐”，最后
却功败垂成者，就数不胜数了。

《红楼梦》第八十二回里，袭人开导宝玉说：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貌不惊人的小丫头
嘴里，有时也有千古真理呀！想想历朝历代那
些经历“千刀万剐”而劫后余生的名人吧，真可
以排成长队，他们无不饱经磨难，“千刀万剐”，
每一刀都鲜血淋漓，痛彻心扉；同时，每一刀又
是他们迈向成功的一级台阶，让他们离成功更
近一步。

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大千世界，芸芸
众生，谁都渴望获得辉煌、成名成家，谁都想当
石佛、竹笛、檀香，不想当垫脚石、晾衣竿、废木
料，这想法没错，志存高远，值得鼓励。可我们
得先问问自己，做好苦干实干的准备了吗？怕
不 怕 一 次 次 的
锯、砍、凿、磨？
能忍受住那创深
剧痛的“千刀万
剐”吗？

石佛·竹笛·檀香
□陈鲁民

7月 27日，记者在市妇幼保健院健
康扶贫中对口支援的鲁山县妇幼保健
院新生儿科（NICU)病区采访时了解
到，该科自去年 11月 23日成立至今，已
收治本院和外院转来的急危重症新生
儿 423人次，最小胎龄 33周零一天，最
低体重儿 1.7千克，在全县第一家使用
Insure技术治疗重症患儿，不断刷新该
县救治新纪录。

“新生儿科开诊后，患儿治病方便
了。因为不用再转院到市里，所以患
儿的综合治病成本降低了，报销比例
提高了；我院过去不敢收的早产孕妇
也敢收了，给医院的发展和全县人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都是市妇
幼保健院帮助的结果！”鲁山县妇幼保
健院副院长雷伟娜感慨地说。

市妇幼保健院对健康扶贫工作高

度重视。
为积极响应国家卫计委的号召和

市委市政府健康扶贫工作部署，提高
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综合服务能力，
防止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院长李
宏叶、院党委书记岳小妹带领班子成
员多次到叶县、鲁山县的对口支援单
位调研，根据上级要求和鲁山县仅有
一家医院有新生儿科，不少患儿不得
不转到省市医院救治的实际情况，面
对对口支援单位鲁山县妇幼保健院请
求帮助创建新生儿科的恳切目光，该
院全力支持，克服儿科人员少，工作量
大的困难，派出西院区新生儿科资深
业务骨干伊富芳到鲁山县妇幼保健院
挂职副院长。之后，又派出新生儿科
资深骨干医生商晓式配合伊富芳，创
建新生儿科。

接到任务后，伊富芳克服孩子小、
爱人重病，商晓式克服孩子小，无人照
顾等困难，义无反顾地迅速投入到健
康扶贫工作中去，在岗在位，节假日也
很少休息。

伊富芳到任后，面对筹建中的新
生儿科有设备无物品、无人员的情况，
加班加点，在鲁山县妇幼保健院班子
的全力支持下，迅速完成了新生儿科
病房建设规划、急危重症新生儿接诊
流程、协助完善新生儿科电脑系统模
板及规章制度等一系列框架设计，并
带领人员进行新生儿科开业前的器械
测试、物品准备、物品消毒和护理人员
培训等。商晓式到该院新生儿科长期
驻扎后，白天，连续集中授课，无私传
授新生儿科医学理论，手把手带教，晚
上，加班加点进一步完善建立诊疗制

度，使医务人员队伍迅速成长起来。
开业当天，就一口气收了 5个产房转来
的重症新生儿。之后，患儿数量稳步
增长，一系列新技术不断引进开展。

“我的任务是建制度、带队伍、规
范医疗诊治。目前，队伍建设已基本
完成，气管插管—使用肺表面活性物
质 PS（由气管内注入）—拔管给予 nC⁃
PAP（即鼻塞式无创呼吸机）的 Insure
技术全县第一家开展，呼吸机应用技
术全县最好，窒息复苏、静脉营养等系
列技术得到应用，至今已治愈患有多
种疾病的急危重症早产儿 31 个、低体
重儿 39 个、溶血患儿 41 个、双胞胎 4
对，过去因为害怕早产儿出生后，得不
到有效治疗而出现危及生命的情况，
医院妇产科不太愿意收治孕周小于 36
周的孕妇，现在也能收治部分孕周 33

周的孕妇了。”商晓式欣慰地说。
记者看到，胎龄 34 周零 5天，出生

30分钟就送到新生儿科病房的早产低
体重女婴王宝，患早产儿脑损伤、呼吸
窘迫综合征、肺炎、心肌损伤等多种疾
病，生命危在旦夕，商晓式指导新生儿
科人员，运用 Insure、静脉营养等技术，
精心治疗19天，使其顺利康复出院。“这
类患多种疾病的新生儿如果救治不及
时，可能会很快死亡，即使能够幸存，患
脑瘫、智力低下等神经系统后遗症的概
率也较高，新生儿科建成后，这些宝宝
都有条件得到及时救治，避免了这些情
况的发生，取得良好效果！”商晓式说。

“为了进一步为鲁山县妇幼保健院
和全市县级妇幼保健院提供更有力的
支持，我院投入近百万元，购置了配备
有专业设备的新生儿转运车，并配备专

业人员，当地不能处理的急危重症新生
儿，可以第一时间往省级医院和设在我
院的省新生儿重症救护网络分中心转
运，为全市县级妇幼保健院的新生儿救
治加了一把平安锁。”市妇幼保健院主
管健康扶贫的副院长朱永耀说。

记者了解到，与此同时，该院还与
鲁山县妇幼保健院达成了无偿帮助培
养人员、新技术共享、派专家坐诊查房
带教、病人双向转诊等协议，建起了深
度医疗业务联合体。该院派驻鲁山县
妇幼保健院帮建细胞室的病理科主任
薛小青说，鲁山县妇幼保健院细胞室
业务一直没开展，他今年 2 月份到任
后，帮其开展起了细胞室业务，并带学
生进行两癌免费筛查，目前，已经筛查
两癌（乳腺癌、宫颈癌）女性八千多人。

（本报记者牛瑛瑛 通讯员苗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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